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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雪”的故事发生在北宋

时期，与当时的一个学者程颐有关。

程颐来自官宦世家，先辈多在

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且为官清廉，素

有好评，家风颇正。而从北宋王朝

选拔人才以科举为主来看，程家的

家学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所以也可

以说程颐来自书香门第。

在如此纯良的环境之下成长起

来的程颐，对仕途倒没有太大兴趣，

与其兄程颢一样，他的兴趣在于学

问。为了培养他们兄弟，程家特意

请来当时的著名学者周敦颐进行教

导。写有千古名文《爱莲说》的周敦

颐，在儒家思想发展上有重要贡

献。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诚”占有

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主张人只有克

服品性上的种种缺陷，达到“至诚”

的境界，才能实现修养上的至高至

善，成为“至圣人”。这种思想深深

地影响了程氏兄弟。

程颐二十岁出头时，就以一篇

文章引起了朝廷高官的赏识，随后

他大胆上书皇帝，提出了一些改革

建议。皇帝则不予理会，但程颐由

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不久，年纪

轻轻的他，就在京城开始收徒讲学，

已有了几分大师风范。

与当过几天官的兄长程颢不同，

程颐大半的人生都是在讲学之中度

过。受恩师教导启发，在他的学术思

想中，“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

念。当年引起朝廷高官赏识的那篇文

章中，他就谈到了“君子之学，必先明

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

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

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大意

是要通过学习成为君子，就必须有真

诚的态度，一个内心真诚、公正的人，

也就离圣人的境界不远了。

按照北宋的规矩，程颐属于官宦

子弟，享有优先做官的特权，但他却将

此机会让给了其他族人，自己则甘于

清苦，长期在民间授徒讲学，数十年如

一日。这种对待学问的真诚，让他成

为天下学子心目中的贤师，俊杰才子

纷纷从四方慕名来投。

其中便有“程门立雪”中的杨时与

游酢。

杨时自幼便有神童之名，八岁便

能作诗。但他从无骄傲得意之气，在

学问上一直追求精进。他曾在程颐兄

长程颢门下学习，后来到多地为官。

为了精进学问，又毅然在四十余岁时

放弃高官厚禄，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

造。

游酢也是一位少年神童，也曾在

程颢门下学习，也是为了精进学问，与

杨时一同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二

者的主要差别只在于游酢稍微年轻几

岁而已。

这二人去拜师那天，恰好是大雪

纷飞，到了程颐讲学的学馆，发现老师

正在静坐休息。出于对学问的虔诚、

对师长的恭敬，这两位大龄学生，曾经

的朝廷官员，没有叫醒老师，而是静立

在老师面前，任大雪在他们身上堆积，

等待老师醒来。

待到程颐睁开双眼时，发现面前

两人一身积雪，神情之中却丝毫没有

不耐烦或者倦怠之色。

他们有“至诚”的精神。

程颐大为感动，将二人收入门下，

倾力教导，并最终使其成为门下高徒。

师风即家风，得到程氏兄弟教导

的杨时与游酢二人，不只是在学问上

有“至诚”精神，在他们为官之时，更是

如此。

如杨时，从程颐门下出师之后，他

曾到浙江为官，遇上奸臣蔡京的爪牙

在当地胡作非为。他没有学其他官员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自欺欺人，而

是根据真实情况，向朝廷举报。对于

蔡京等人搞出来的“花石纲”，他更是

深恶痛绝，直言这是朝廷的“恶政”。

在调入中央之后，他又根据自己在民

间的所见所闻，连连上书，要求减轻百

姓负担，打击贪官污吏。在金国大举

入侵之时，他又是坚定的抗战派。

杨时做官，无愧于程氏兄弟的教

导，更无愧于“至诚”二字。

晚年时的程颐得到司马光等人推

荐，去给皇帝当老师。当时的皇帝是

宋哲宗，才十岁出头。程颐这一次欣

然同意，收了一个级别最高的学生。

但人在朝中是非多，没过多久，便有人

认为程颐表面上是在讲学，实际上是

另有所图。加上当时因为对王安石变

法的争论，朝廷官员互相攻击，程颐也

被卷了进去，只能被迫离职。

之后，程颐便不再步入朝堂，专心

讲学。但依然风波不断，他甚至被打

成“奸党”，以罪臣身份死去，悲凉收

场。程颐死后，皇帝还下令，焚毁其所

有著作。

但程颐的学术思想并未就此断

绝，如他的师风、家风一样。他那些有

“至诚”精神的门人子弟在继续传承，

后来发展成对中华历史影响巨大的理

学，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鼎鼎大名

的朱熹。（嘉定区纪委推荐，摘自《成语

中的家风故事》，匡济/编著）

家风廉韵

桑葚词 □赵春华

朱朱从崇明发来消息，问我前几

天在哪里买到了桑葚，我告诉她：在西

沙国家湿地公园。她说，去不了了，只

好去看看熏衣草了！

到崇明，我也想去看桑园看熏衣

草还有生长藏红花的地方(也许你不

知道极具盛名的藏红花，崇明是产地

之一)，但是导游安排去看西沙湿地，

还有东平森林公园。不是自由行，由

不得自己也。罢，罢，罢，就在西沙浩

浩荡荡的绿满天涯绿到长江边的芦苇

荡里沿着木栈道漫游，天蓝如洗，空气

清新，深呼吸，深呼吸，洗了一遍肺，看

到不少游人钓起了一只只螃蜞。回到

湿地入口处，行数十米，有农贸市场，

见有不少崇明土特产卖，我独好桑葚，

买了一盒，来不及洗就尝了一颗，好

甜，真的好甜！那桑葚红得发紫，不，

不对，应该是黑！熟透了，就甜！而且

颗颗饱满，长圆形，拈一颗，一不小心，

就碎了，溅了一手的紫。

比我们小时候见到的桑葚大多

了，甜多了。

与我同龄的或晚十年八年出身的

人应记得：江南沪郊有桑树，却不多，

多的是杨树榆树葛树朴树，因其少，显

得稀罕，养了点蚕宝宝就满世界找桑

树叶喂它，有时候找不到桑树叶只得

去摘柞树叶，这叶小又厚又老，蚕宝宝

不喜欢吃，退而求其次吧！而当桑果

成熟时，其实还没熟透呢，现红了，孩

子们就馋了，就结伴去偷吃了，那是胆

惊心颤的事，因为树主见了，轻则喝

斥，重则追赶。也有人偷吃到发黑了

的桑果，吃得牙齿嘴唇发黑，担心着、

开心着。

偷吃桑果类的事还有，譬如，枣子

未熟，也去偷吃，难得见有葡萄，就这

么一两棵，果还青着，咬一口，满嘴酸

涩，赶紧吐掉，不像我家乡现在葡萄品

种数十种，成熟时，满地飘香，空气也

甜的，诗人赵丽宏还为此写了马陆葡

萄赋呢！已故作家，报人丁锡满说新

疆葡萄是吃的，马陆葡萄是品的。

前不久，我居住小区临河的一块

绿地上，竹子长了不少，葛树也野蛮地

生长着，还有几棵自生的桑树，我早上

去散步，发觉那桑树枝叶间有了若干

桑葚红了，也有黑了的，我采了黑的，

总有十多颗吧，吃了，也很甜，比崇明

的小了一半不止。我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了，并写下：收获了童年爬桑树吃桑

果吃得牙齿发黑的记忆……该是淡淡

的乡愁吗？后来，友人沈永泉在我这

条微信下写了：你采桑果我养蚕，均

是以往的童趣，现时的乡愁！

老沈跟我是同乡，同时代人，小

我几岁。

其实，我们的乡愁是根植于千

百年前的时光岁月里的。两千多年

前的诗经中就有通过桑树桑葚歌咏

爱情之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宋代欧阳修

的“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

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

故乡。”绝句抒写的该是对汝阴的乡

情吧！清代叶申芗写桑葚词曰：“南

风送暖麦齐腰，桑畴椹正饶。翠珠

三变画难描，累累珠满苞。蚕事毕，

养新条，罗敷闲更娇。鸣鸠两两扈

交交，双飞斗影高。”是乡情抑或爱

情，你就揣度吧！

闲情逸致

江南绿江南绿 洛离洛离//摄摄

童诗（二首）
□戴达

花的种子

春雨

是天使撒向大地的

花花草草的种子啊！

一滴春雨

是一颗种子。

白天鹅

一群白天鹅

飞落

绿草地。

站在高处看——

一汪荡漾的碧波

绽放一大片雪莲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生活艰

苦。那时，交通封闭，生活十分困苦。

乡间全是羊肠小道，上街出市靠的是

两脚步行。那时农村没有通上电，夜

间照明用的是煤油灯、蜡烛。家家户

户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一家四五个

人吃喝拉撒在一间小屋里。房子是砖

木结构，一窗一门，没有玻璃窗。光照

通风设施很差。每到夏天，整个屋内

热烘烘的，尤其是上午十点以后，整个

屋内像被火烤过似的，人在屋里，汗水

嗒嗒滴。唯一的防暑降温工具是蒲

扇，蒲扇也并非人手一把，四五个人共

用二三把蒲扇也算是不错的了。为了

避暑降温，有人在河浜里游泳，有人在

竹园里树荫下乘凉，上了年纪的阿婆

们喜欢在两户人家的房子中间的走廊

里聊聊家常，吹吹弄堂风，但最好的乘

凉去处还是田边河旁的牛车棚。

在那个年代里，每个生产队都种

植了大面积的水稻。水稻灌溉除了人

工踏水外，主要靠的是老牛打水，故而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二个牛车棚。说起

牛车棚，大约有我们乡下的半个客堂

间大，好似一个蘑菇型的大凉亭，又像

一把巨大的遮阳伞。牛车棚顶面覆盖

着厚厚的草帘子，草帘子用稻草编织

而成，上层压着下层，棚顶用稻草编成

一个帽子状，压在顶点，再用绳索套

紧，以防大风吹走。牛车棚中间竖有

一根粗大的中心轴，中心轴四周有若

干根的木条连结牛车盘。牛车盘约有

30—40厘米宽，厚度有 7—8厘米，可

供人躺卧。牛车棚里的盘呈圆形，四

周无遮拦，敞开无阻。田野里的田头

风、河浜里的水风吹入棚中，使人感到

凉爽、惬意。大人们在牛车棚里睡午

觉，孩子们在牛车棚里下棋、打牌做游

戏。于是，牛车棚成了人们夏日里最

为理想的避暑胜地。

时光匆匆，一晃眼六十年过去

了。每当我想起牛车棚里乘风凉的情

景，仿佛就在眼前。难忘的田间河旁

的牛车棚，你曾经是我童年时代夏日

里的乐园。

牛车棚
□吴杰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

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

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

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

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

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

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余秋雨《文化苦旅》

书海墨香


